
一片片雪花，从遥远的天空落下来，飘

飘洒洒走进春的世界，如姑娘美丽洁白的裙

摆随风起舞。

我伸出小手，给予她温暖，只见六瓣晶

莹的花，感动成一滴泪水。是谁，剪美了她的

羽翼？是谁，抚摸了她的翅膀？每一片都是幸

福的模样。

雪花姗姗而来，重叠在一起，堆积成白

色棉絮，覆盖了大地的满满相思。她尽情地

亲吻大地，滋润着苏醒的生命，把春天的暖

意集聚在一起，将一株株新绿婀娜成多姿的

少女。

在雪花闹春的时候，母亲和我们在火炕

上温暖相依，早晨玻璃上布满冰花。我淘气

地用唇齿感受她的味道，我用小手触摸她的

模样，顺着她的纹理，数着她的边角，描着自

己的期许。

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穿着妈妈在油灯

下亲手缝制的棉鞋，从冬月走过腊月，从春

节走到春季，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份记忆，

那雪中咯吱咯吱的声响，似乎在唱着岁月的

歌谣。

儿时，春天里的雪花，洁白了纯真的童

年。怎能忘，点燃煤油灯的夜晚，红红的火炉

旁，朗朗的读书声，噼里啪啦的算盘响。告别

寒假的最后一天，背着妈妈精心上色的枣花

馍，与小伙伴一起去学校上学……

轻飘飘的旧时光，在这个飘雪的春日显

得更有分量，陈年里堆起的雪人，鼻翼处的

黑豆，在昨夜的梦里魔术般没了影踪，雪人

怀抱着的一把笤帚，又被放在记忆里的哪个

角落？

好想在春雪里重新堆起一个雪人，系上

红围巾，打上红纽扣，让一抹鲜艳的红色，装

点你我纯洁的童年。

明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栖在枝间的

雪花化为春水，洗净树梢上的芽孢。小草钻

出棉被，悄悄地吐出新绿，以新奇的眼神，偷

瞧着颗颗花蕾羞红的脸颊。万物都精神起

来，向阳的房檐上也嘀嗒成串，摔落下粒粒

珍珠。

童年的雪花，来自遥远的天际；儿时的

春雪，常常在梦里飘过。今天的一朵朵雪花，

演绎昔日的烂漫，翩翩起舞的身影，勾起我

们天真美好的回忆……

童年的雪花
音风 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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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愁
出门在外这么多年，我很少在家里过春

节，所以对家乡的思绪很浓烈，特别是当了

爷爷之后，凭空又多了一份念想，家乡的情

结更是那样的扯不断理还乱。政府提倡就地

过年，不能和亲人团聚，心里多少有点儿酸

溜溜的。

受疫情影响，店里的生意也不算太好，

但为了让我们过好节，店里也是煞费苦心，

除了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也提前十

几天安排店里的春节联欢晚会，让我们自编

自演文艺节目，让店员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

能。厨师长对我说，你也报一个呗。我说，报

什么呢？没有节目呀。厨师长说，你就朗诵一

首诗好了。

除夕之夜，客人不多，而且吃完后很快

就走了，给我们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留下了充

裕的时间。菜品很快上桌，同事们也很快就

位，晚会也很快开始了。

晚会与宴会同步进行。李总在讲话中激

动地说：“只要有你们在，我就有了靠山。”我

从事餐饮行业十几年，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哪

个老板对员工这么说过。表彰了先进员工

后，节目表演开始了，人们依次上场，唱歌、跳

舞、游戏，然后领纪念品，合影留念……最让

人惦记的是节目进行当中的抽奖，现场的欢

乐气氛一浪高过一浪。

该我上场了，我接过话筒，走到舞台中

央，轻轻地朗诵了自己写下的一首诗《思念》：

夜幕轻轻地拉下/遮住了一道道/还想露

脸的霞/霓虹闪烁处/扬起了五光十色/轻歌

曼舞的纱/博爱的老柳树/细心地呵护着/相
拥相爱的情侣/昏黄的路灯呀/目送着劳累了

一天的人们回家噎噎/今夜的北京啊/就象一

幅恬静的画儿/这画儿中/有你有我也有他/
天上的星星呀/请你帮帮我吧/替我瞧一瞧/
我的家乡/睡了吗噎噎

不知从什么时候，大厅里安静了下来，所

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我，用心地倾听我的诉说，

那场景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受到了感染，紧接着又朗诵了第二首

《乡愁》：

每当春运来临的时候/我的心中便堆满

浓浓的乡愁/望着路上那滚滚的人流/我忍着

泪水袁偷偷地低下了头/我默默地唱着叶七子

之歌曳/但我也知道袁 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的

奢求/我无颜面对我的母亲袁 我的妻儿/也无

颜面对我的乡邻袁我的朋友/我工作在北京的

街头/是为了市民温暖的生活/我思念家乡的

一切/因为那里有我生长的沃土/我深深地深

深地向家乡稽首/因为我是家乡的儿子/春节

过后袁回家的时候/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噎噎
这时，有人掩面，有人低头，有人赶忙收

拾桌椅……我的脑海里也不断地浮现着我的

家乡，我的黄土高坡，我刚刚才视过频的亲

人，还有我远在天堂的父亲和母亲……我顿

时哽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乡愁啊，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字眼，让

我怎么绕也绕不开，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

掉。

奶奶是个接生婆

我的奶奶是个接生婆。

奶奶活了八十七岁，她的大半辈子都

是忙于给人家接生，一共接生了三百一十

七个小孩，包括三代人，而且母子平安，在

四邻五舍乃至整个乡里的口碑非常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奶奶还在接

生。她为我的本家哥哥接生孩子时，已经

六十多岁，手脚明显有些迟钝，在母亲的

配合下才完成的。当孩子哇哇坠地时，奶

奶已经是很累了，贴身的大襟袄早已湿

透，汗珠子沿脸颊淌下来。那天，奶奶说她

真的害怕了，以前她从来就没有担心过，

现在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后来，再有人上门请求去接生，奶奶

就让人家到医院里去，医院的条件比起家

里要好多了，毕竟人命关天，不敢有半点

马虎。这样以来，惹得人家满脸不高兴，火

急火燎地气话连篇：“你不就会收个小孩

吗，还会干个啥？”

奶奶虽然已经有好多年不再接生了，

但在人们生命遇到危险时，总是不顾年迈

体重，仍然能够挺身而出。

一九八四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保健站

的郭医生急匆匆地跑到奶奶的小院说：

“婶子，小改生孩子难产，现在没法去医

院，你赶紧去看看！”

听了这话，七十七岁的奶奶二话不

说，扔掉手中的拐杖，撩起小脚，几乎是一

路小跑来到小改家。

产妇躺在炕头上，已经没有再喊叫的

力气，脸色苍白，下面一个小孩的头已经露

在外面，情况十分危险。

见多识广的奶奶，告诉大家一定要沉

着冷静。她吩咐郭医生几个人，一定要保大

人，但家属还是想尽量保全两人。

“保什么保？孩子是一个死胎！”说着，

奶奶让郭医生用剪刀把孩子肢解，帮助把

孩子拽出来。郭医生没有遇见过此事，站在

那里两手发抖，束手无措。

这时，奶奶毫不犹豫地从郭医生手里

夺过剪刀，将小婴儿极其残忍地一块一块

从母亲的肚子里取出来，整个过程没有三

分钟。那动作娴熟敏捷，真不敢相信拿剪刀

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就是这三分钟，把产妇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当时，奶奶就瘫坐在那里，没有站

起来的力气。

奶奶卒于一九九四年腊月二十九，享

年八十七岁，来年正月十二出殡。起灵已是

子时，两旁火光冲天，道路两边站满了告别

的人们，都是奶奶当年接生的孩子和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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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位于晋南中条山下涑水河畔，
每当大雪过后，“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美
景便会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但人们对大雪的
期盼不只是欣赏美景，更重要的是盼望来年
的粮食大丰收。

有一年，家乡的整个冬天都没有落下半
片雪花，人们在焦虑不安的等待中，熬过冬
季，盼来立春，经过雨水，才迎来了令人欣喜
的大雪。

那是公元 2011 年 2 月 28 日，农历正月
二十六。一大早，天就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密
密实实的云雾把苍天和大地完全隔离了开
来。天明显的低了许多，给人一种沉闷的压
抑感。

七点半，零零星星的雪花开始飘起。骑
车上班的人们，不断地被迎面飘来的雪花撞
击着。俗话说，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时令虽
然已是八九，雪花拍打在脸上，仍感到生硬
冰凉，有时还有点刺痛，但人们并没有在意。
也许，这场雪与一天前的那场雪一样，开始
也是飘飘洒洒，紧接着鹅毛飞舞，但不一会
儿就小了下来，整整一天也没有下出个样

子。人们盼望着来一场大雪，毕竟一冬天都
没有下雪了，可除了院子、道路上被覆盖了
大约一指厚的雪花外，田野里却是一片狼
藉，犹如繁星点缀般，很快就被干渴了整整
一冬天的大地吸收得无影无踪。麦田里只是
湿了一层地皮，秋田里深翻的土块也只是被
湿润了一点棱角，下面的仍然干梆梆地矗立
在那里，等待着，渴望着……

九点多，办公室里一位同事突然说外面

下大了。透过四楼的玻璃窗放眼望去，外面
果然雾蒙蒙的混沌一片，天地之间被鹅毛般
的大雪编织在了一起。只见大片大片的雪
花，有时竟是大团大团的雪花在空中飞舞着
飘洒着，老天爷好象要把浑身的解数都使出
来，让土地爷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

十二点，人们陆陆续续地下班。此时，披
满白雪、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条条银蛇在舞
动，白雪皑皑的高原丘陵像蜡白色的象群在
奔兀，群山高原与低垂的冬雪云天相连成一
片。近处的建筑物上和街两边道路上的积雪
足有四五寸厚，所有的树木枝条也被雪花半
包围着，变成了美丽的雪条。有的树枝被压

得变了形，有的树枝在微风中一颤一颤的，
但雪花好像长在上面一样纹丝不动。大街上
的雪已被车辆碾压得不成样子，白黑相间，
杂乱不堪；有的地方好像有一层雪，但一有
车辆驶过，倾刻间就黑水四溅、灰飞烟灭了。
迎着飞舞的雪花，我一边费力地骑车回家一
边激动地观望着周围白茫茫的田野。路上的
路边的人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个个笑
逐颜开，喜悦之情洋溢在眉梢之上……

回到家里，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雪人。
抖擞掉衣服上的雪花，我就开始清理院里的
积雪。毕竟是春天了，土地爷也不甘寂寞，暗
暗地运气发功、施展魔力，悄无声息地消化
着这迟到的积雪，毫无保留地滋润着干渴的
大地。距离家门口一米多宽的积雪，早已被
土地爷消化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发黑的、湿
漉漉的水泥地面。随时飘下来的雪花，一着
地就很快不见了。那些距离家门口稍远的积
雪，虽说还很厚，但接近水泥地面的已经水
化，沉甸甸的……

吃过午饭，从电视新闻中才知道这场难
得的大雪，不仅仅与老天爷有关系，也与人

工降雨有关系。据报道，全市光出动降雨的
飞机就六架，每次飞行六个多小时，降雨弹
也打了几百发。

一觉醒来，已近下午两点钟，望望窗外，
雪还在不停地下，雪花仍是鹅毛般的大。原
先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不到两个小时
又恢复成了原样。直到下午三点多雪花才渐
渐变小，就像王母娘娘在天上向人间箩面一
般，匀匀的细细的……

大爱无垠。这场大雪虽说姗姗来迟，但
人们的心中还是充满了无比的幸福。

大爱无垠 音石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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